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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敬礼

冬去春未现，疫情防控再度吃
紧。路南街道委派从部队转业不
久担任武装部长的林正茂，前往桥
东社区指导协助相关工作。

这天傍晚，他与社区工作人员
小王搭班，突击布置临时核酸筛查
点，为次日所在社区居民开展核酸
筛查做准备。

林部长和小王选定地点后，就
开始动手划“隔离线”。突然，小王
犹豫起来：“这标准的‘一米线’怎么
确定？”也难怪，毕竟小王手头没有
丈量工具，又是第一次接触实地划
线，长短的确不太好把握。“来，我们
先划一条中心轴线，然后，我每跨一
步再加小半步，你划一条线。”林部

长从容不迫地亮出用脚丈量距离的
“绝活”。于是，他俩一个抬脚均匀
地迈步，另一个弯腰细致地划线，双
方配合得十分默契。

不出半小时，一条总长50米，
每段截成一米的“隔离线”，犹如鱼
骨状呈现在了水泥地上，工作效率
极高。继而，林部长又比照中心轴
线，准确无误地估算出两条通道之
间的隔离线长度，与小王一道按规
定高度固定于现场。整幅“线条
图”简洁美观、布局合理，符合医学
检测管理规范要求。

第二天一早，林部长和小王再
次来到核酸筛查现场维护秩序，提
供后勤保障。小王欲求证一下用脚

丈量的“一米线”的精确度，悄悄地
从家里带来一把钢圈尺进行丈量，
误差率几乎可忽略不计。这让小王
佩服不已，他向一旁的林部长竖起
了大拇指：“你用脚丈量的‘一米线’
真准，太厉害啦！”“这算不得什么，
那是当兵时从共同科目训练中学到
的，正常行军时每步步幅为75厘
米，再跨小半步相加就是一米，极少
会有误差。”林部长爽朗一笑说，以
前不怎么重视的专业技能，没想到
关键时刻还真派上了用场。

此刻，晨曦初露，前来做核酸
检测的居民渐渐多了起来，林部长
和小王上紧“发条”，投入到了又一
轮扑灭疫情的战斗中。

距离4月23日，杭州市
拱墅区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已
过去几天，与疫情的战斗依
然胶着。

在城市的最基层，防控
疫情最重要的社区阵地战也
已开始。面对传播力极强的
病毒、复杂的社区形势，中国
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以下简称国科大肿瘤医院）
连续每天派出200多名队员
外出采样，分布在167个不
同点位，采样量达30万份，
构成了抗击疫情宏大篇章里
的精彩插曲。

“医小白”的进阶之路

早在4月6日，该院邵国
良副院长就提出了“人人过
关，人人会采样”的口号，也
就是在那段时间我经过学习
成了一名“医小白”。

虽然经过了正规的院感
培训，但真到第一次出任务
时还是有些忐忑不安，具体
表现在每穿戴一次防护服我
都要和队友反复确认顺序是
否正确，防护是否到位。

4月25日临上车前，内
科护士长俞新燕看了我一眼
就脱口而出：“你口罩戴得不
对，都往下掉了，这样很危
险！”但此时的我已经穿戴整
齐，只能艰难地把口罩往上
提一提，就匆忙出发了。

她关切地问：“你培训过
了吗？”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穿
脱防护服和采样都考核过
了，就是没有实操经验。”如
今，只能硬着头皮上。

根据杭州市拱墅区疫
情防控工作的部署，目前在
社区开展工作的主要有四
批人：国科大肿瘤医院的医
务人员负责核酸采样；龙山
社区干部负责扫码、分发咽
拭子；绿城小区内居民组成
的志愿者队伍和物业工作
人员负责维持现场秩序，优
先安排老人、儿童和孕妇；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
负责采样后的医疗垃圾处
理和环境消杀。

我本想先在一旁跟着同
事见习一会儿，但实际情况
是根本不可能！每个人面前
的一张桌子就是一个临时

“战场”，等待核酸检测的居
民源源不断地涌入，一切都
只能靠自己独立完成。

第一天，转试管盖时我
因为手滑把盖子掉在了桌
上，只能重新开一管试剂，为
此我暗暗自责了很久。

在排队测核酸的队伍
中，最显眼的是一位外国友
人，他拿的是护照，社区工作
人员不知该如何操作，我赶
紧上前帮忙。移动采集程序
退出后，重新扫描发现他是
黄码，我告诉他不要着急，但
焦急的他还是坚持用颠三倒
四的中文和我交流，反复问
我封控了没有生活物资怎么
办？我告诉他，一会儿小区
会发物资并帮他入群。他听
后长舒一口气，整个人和缓
了许多。离开时，他还挥挥
手对我们说了一句“Thank
you”。

这几天杭州的天气异常
闷热，不时还伴有中雨，我的
许多同事奔波在工地、筒子
楼、老破小之间；每个点位间
隔约两三公里，都要徒步行
进，待到下午1点完成任务
时鞋袜都湿了。第一天操作
有些紧张，稍一松懈，整个人
困得不行，然而，第二天仍是
凌晨4点起床出任务。

那些不和谐的音符

上午9点半，一个入户
小组出发了。

这是一支“混编”队伍：
穿着白色防护服的采样医
生、穿着隔离衣的社区工作
人员，以及小区负责消杀的

保安。我们要对十几位因为
行动不便或红码不得不居家
隔离的居民进行上门采样。

路上，手术室护士周妮
告诉我：“一会儿采样时要做
好严格的防护和手卫生，否
则就有被感染的风险。”我默
默地点了点头。

在3幢附近的一户居民
楼里，入户小组碰到了赤裸
着上半身、腆着大肚子的黄
新（化名），他是红码人员的
家属。

“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可
能有身份证，还来问我，你们
是怎么想的！”他不耐烦地冲
着我们大吼。

经过反复解释，我们终
于进门顺利给一家人测了核
酸。出门时，社区工作人员
告诉我这家的女主人患有轻
微的抑郁症，已经好多年了。

此外，在核酸检测过程
中我和同事们都曾被个别居
民用酒精喷射“消毒”，我们
的防护面屏上立刻被一片迷
雾笼罩。根据要求，采样过
程中不能擦拭面屏，于是我
们只能在一片雾气中艰难地
工作。

“明天还要测核酸吗，何
时是个头啊？”也有人这样向
我们发问。

我和队友们都默契地没
有说话，现在杭州市仍有零
星散发病例，小区今天已经
是第三次发物资了，什么时
候能解封谁都不知道。但是
我想，只要坚持不懈早点清
零，就一定能早日解封，回归
正常。

每个人都在咬牙坚持

在核酸检测的 6 天中
（我采样了两天），我和队友
都是四五点起床，许多路途
遥远的医务人员是三四点就
起床准备，穿上防护服再坐
医院的接驳车来到采样的各
个点位。

4 月 26 日天气异常闷
热 ，清 晨 的 气 温 就 高 达
17℃。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
后（事后我看了看时间，其实
也只过去了十多分钟，但防
护服下的我真觉得度日如
年），我忍不住冲姗姗来迟前
来帮忙扫码的社区干部大声
说：“明天请你们早点来，每
次都是我们和居民在等你
们，你看看队伍那么长，天这
么热，我们穿着防护服很不
舒服的，大家都相互体谅一
下吧！”

几位社区干部回头看了
我一眼没有说话，继续低头
穿衣服。一位志愿者大伯跑
出来打圆场，“好好好，我跟
他们说，让他们明天一定早
点来。”社区的鲁医生（化名）
在一旁小声说：“我也一周没
回家了。”防护面屏下，她的
眼睛像两枚使用超时的电灯
泡。

我在心里苦笑，看来大
家都是打地铺、睡躺椅、吃住
在单位一个多星期了，在这
场旷日持久的社区防疫战
中，每个人都在咬牙坚持着。
我想起睡在楼梯间实施一对
一“盯防”的特保人员，几片
纸板箱做铺盖，一睡就是好
多天；还有小区内每个单元
都自发建立的物资群、志愿
者群，让我看到邻里关系的
空前团结与和睦。

这些平凡的小故事构成
了战疫波澜壮阔的画面，由
此延伸，我看到这个国家生
生不息、自强自立的精神面
貌和中国人在困难中的众志
成城。疫情不可怕，关键是
我们都要有认真对待疫情的
清零态度。

阳光下，小区志愿者将
最新一批物资运到楼下，我
看到一个居家隔离的男青年
倚着窗户轻声唱着歌，歌名
是《我和我的祖国》。

四月江南，红了樱桃，绿了芭
蕉；河水荡漾，春意泛滥。

地处台州市路桥区最西部的
螺洋街道水滨村，是典型的江南水
乡河网风情。

有关史料记载，早在三千多年
前，路桥枧头及其上游鉴洋湖一
带，尚是东海岸边的一片海滩。时
光流逝，沧海变桑田。隋唐以后，
人进潮退，筑坝造陆，鉴洋湖被周
边陆地围成泻湖，枧头所在地方，
便成为河网密布，港汊纵横，蒹葭
苍苍的水乡泽国。

陆续有人在此聚居。原始农
耕时期，人们用粗砺、稍作加工的
木槽从河里引水，灌溉农田。“枧”
是木槽之意，枧头的地名因此而
来，朴素自然。以林姓人为主的聚
居格局，枧头一词便扩展成为“枧
头林”。新中国成立后，以余姓为
主聚居的枧头和以林姓为主的枧
头林分成两个村，后来枧头改名叫

“东风村”。
南宋咸淳年间，有一个叫余藻

章的螺洋余氏先祖，通晓农业水利
知识。他带领族人和当地民众，在
今黄岩院桥沙门店以东、梅山以西，
筑水渠两条，并修建了罗川闸。又
在螺洋枧头后叶修筑一堤坝，将浮
排里与山水泾、鉴洋湖相通，从而使
包括东风、枧头林在内的路桥螺洋
一带，河道纵横交错、池塘湖泊星罗
棋布，方圆几十里旱天无旱灾、雨天
无涝灾，保证了农业丰收，百姓安居
乐业，造福了一方百姓。

沿着河岸而行，只见除小部分
河岸由水泥浇砌而成，大部分是夯
土河堤。那些经由河水长年累月
冲刷，形成的不规则的沟沟坎坎，
恰是蟹虾螺蚌自然栖息的天然温
床。

河水自南向北，缓缓流淌，从
上游鉴洋湖迤逦而来。此处河面
开阔，最窄处目测估计有十余米

宽，而最宽处，是伸入村庄田边的
一处河荡，足有二三十米宽。在河
荡的对面，有数条小河汊伸向稻田
深处……

河面上还有三座木质吊桥，连
接主河道的东西两岸，也串联起那
条伸向稻田深处小河汊的南北两
侧，使得行人能在河的各处自由来
去。

房舍紧挨着河东岸而建，都是
砖混水泥建筑，少了些古朴、原始
的风貌，但一排排、一行行整齐划
一，白墙黑瓦，错落有致。四面绿
树掩映，芳草萋萋，莺飞蝶舞，透露
出几分质朴平淡的气质，见证了新
农村建设的气象。

河的西岸，有几个撑着花凉
伞、裙裾飘飞的女子，在互相嬉戏、
追逐着。她们的倩影倒映在水中，
仿佛一片云彩，洇染了那角水面。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从文化礼堂的村史介绍中了

解到，曾几何时，紧靠黄岩鉴洋湖
湿地的枧头林，只重视经济建设，
不重视环境保护的发展观，使枧头
林付出了环境污染的沉重代价。
几年前，枧头林村的道路坑坑洼
洼，“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路
旁垃圾成堆，蚊蝇乱飞；河道堵塞，
河水乌黑发臭、杂草丛生。村人生
活状况极其恶劣，经济条件稍微好
点的人家，都往城里或附近的香樟
湖畔买房，逃离了村庄。

自2010年始，在浙江大学环
保所支持下，枧头林开启环境整
治，建设秀美家园的“美丽乡村”之
路。村民的房前屋后，都通上了平
整的水泥路面，清理了垃圾，填埋
了露天粪坑，增设了太阳能垃圾回
收箱和公共厕所。疏浚了河道，并
在河和路的两旁因地制宜地绿化，
建起了通向散落在村庄四周的五
个休闲小公园。

如今的枧头林，绿树成荫，秀

水环绕，渔歌唱晚的田园风光，不
仅使外出的村人回归，还吸引了大
批城里人到此郊游观光。当我们
路过一处河边凉亭时，只见一群中
老年音乐发烧友在吹拉弹唱。那
悠扬的旋律，回荡在水乡上空，与
周围的秀水田园、欢乐的游人，构
成一曲欢快的水乡畅想曲。

眼前的枧头林，被称为路桥的
“小可可西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典范。

徜徉河边，我一直在想，大自
然无私地给我们提供稻谷、蔬菜和
鱼虾等食物，使得人们世代丰衣足
食、繁衍生息。但它也需要我们精
心呵护，做到索取有度。

两三年前，枧头林与东风村又
合并在一起，组成的新村叫“水滨
村”。枧头林与落户原东风村后叶
的水心草堂一道，共同构成水乡新
村的美丽画卷，继续朝着美丽乡村
建设的道路上大步迈进。

前段时间，一直在挖一个
业务型财务，可寻寻觅觅老板
总是不满意。我之所以烦心，
一方面是来自老板的压力，怎
么找个中意的人那么慢；一方
面是来自同事的压力，这样的
人还留在团队不换掉，HR在弄
啥呢。

偶然看到他的简历，不禁
眼前一亮：25年从业经验，从车
间核算员做到主办会计，又从
主办会计做到财务经理，再从
财务经理到财务总监。太好
了，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制啊。

可惜，高兴得太早，留在简
历上的手机号码，打过去不是
关机就是忙音。一次次拨手机
号码，一次次失望；发了邮件，
也是石沉大海。

好不容易，在一个周末的
午后，电话居然被我打通了。

“喂，哪位？”喜气的男中音，激
动得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
朵。“我是一家企业的猎头，不
知道您这会是否方便给我10分
钟？”一激动，我选择了一个较
为中性的身份。

“可以的，你讲。”半个小时
后，我们约好了第一次见面的
日子。当然，增加的时间里，我
跟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欣
然接受。

接下来，就是等待见面的
日子。

前台见到他，我有点讶异，
老头衫，布底鞋，一条皱巴巴的
西裤，整个人油腻腻的。我有
点不敢认，您是李先生？

是的，他慵懒地站起来跟

我握手，手也是油腻腻的。
面试官安排了二位：一位

是老板，一位是董秘。
接下来的交流比我预想得

要好，从管理会计谈到财税会
计，从组织架构谈到团队资
历。我暗自窃喜，人不可貌相。

最后，老板问了个送分
题：“你看这个零件应该怎么
报价？”“这个啊，料工费。”他
回答。老板说：“如果我要工
序成本呢？”他回了句：“工序
成本我有经验，向来毛估估
的，生产流转和财务核算不是
一回事。”老板继续问：“那有
办法纠偏让其尽量一致吗？”

“这个你要问搞生产的，一般
具体工艺他们比较清楚。”他
说。我有点诧异，这不是最简
单的成本步骤吗？从工序到
零件，从零件到成品。

这时，边上的董秘发问了：
“那你认为企业5年规划应该怎
么布局？”“这个你应该问投资
部吧，我只负责财务部。”他
说。我有点忍不住了，不禁插
嘴：“那您之前的企业做经营预
算吗？”他说：“做啊，今天都不
晓得明天的事，我从来不相信5
年后的事情，年年做年年不准
的。”我说：“那您对自己的未来
有什么打算吗？”他的回答很真
实：“我现在考虑离退休还有10
年，就想找个安逸的地方；至于
薪酬，高个20%到30%就行了。”

结果，可想而知。面试结
束，送他到门口，我冒出一句
话：有一种稳定叫安逸。祝愿
他，一切安好！

“王珍姐姐。”听到有人在喊
我。一回头，看到陶苗凤朴实无
华的笑脸。她的手上拎着一袋牛
奶、蛋糕、香蕉和速食米粉，很贴
心地说：“看了一个上午的病，你
和妈妈一定是饿了。下午还有好
几项检查，这周边也没什么店，先
吃些东西垫垫饥。”

小陶是我在住院的父亲的
护工，她尽心尽责地照顾我父
亲，让我们全家一直感激在心。
近日，感觉我妈妈的记忆力有点
衰退，我想带她去医院请医生做
个评估。我是借了小陶之名，才
说动不愿意就医的妈妈去的医
院。我说：“虽然疫情期间，我们
进不了病房看爸爸。但看一下
精心照顾爸爸的小陶，当面对她
说一声‘谢谢’也好啊。”妈妈欣
然前去，然后就“顺便”看了一下
医生。

小陶对我们，好像是到她的
家中客人，她竭尽所能来招呼、帮

助我们。难怪爸爸一直在微信视
频里对我说，他现在是在小陶家
中，小陶对他非常客气。一位护
工，掏心掏肺地护理老人，让老人
在医院居然有了家的错觉！这真
的不是一般的好。

天冷了，我都还没来得及送
冬衣，我看到父亲身上已经及时
地添了衣衫，小陶把她丈夫的衣
服拿来给我爸穿上了。爸爸说
要吃什么，只要拿得出，小陶会
立马递到爸爸手中。给爸爸泡
脚、剪指甲、洗澡、刮胡子，最苦
最累最脏的还是每天数次为大
小便失禁的父亲擦洗清理，这真
的是太难为她了。父亲在头脑
清醒时，也会说一句“很过意不
去”。

我每次对小陶说“谢谢”，她
都会略带羞涩却非常由衷地说：

“我就是做这个工作的，是应该的
啊。”其实，但凡善良的人，良好的
职业道德一定是标配。这就是敬

业啊！
和大多数护工一样，小陶不

会说什么闪光的语言，也没有机
会在大庭广众中慷慨激昂地演
讲，更不会把漂亮体面的话放到
台面上作秀，也稀有机会面对记
者或者是采访镜头，甚至都不懂
得把自己人性中最闪亮的那部分
在朋友圈亮个相。他们善良美好
的人性，像深埋在土里的金子，需
要记者、作家和每一个人的良心
和慧眼，去挖掘、去擦亮。

我们常常开口闭口在说什么
稀缺资源，紧俏人才，我觉得保
姆、护工就是！因为再有档次、再
好的养老机构，再高级先进的硬
件设施，若是缺少护理人员人性
化的服务，一切就是假大空。

事实上，也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当好保姆、做好护工的，任
何一家正规的养老机构或者医
疗机构，对保姆、护工都设有就
业门槛。勤劳、能干、朴实、善

良，有爱心、有经验、有智慧等素
质要求，全都是一名合格护工的
必须。曾经听一家三甲医院的
护士长说过，他们对护工是有要
求的，动作粗暴，脾气急躁，缺乏
爱心的人，再是年富力强，都得
劝退。

但有不少人一面抱怨找不
到好的保姆、护工，一面却连一
点珍惜之心都没有，甚至都不肯
给他们一剪正常的、不带任何色
彩的目光。凭心而论，他们的工
作苦累脏，他们的待遇并不高，
还常常得不到起码的体谅、理解
和信任，更别说是尊重了，甚至
还有人很过分地把最脏的脏水
泼向他们。

在各种给养老机构抹黑的传
说中，最可恶的就是一砖拍死所
有的保姆、护工，说干这一行的全
都是来自农村、没有文化、素质低
下、贪得无厌、随意打骂老人的恶
人。仿佛他们来城市不是来打工

的，而是来骗钱、作恶行凶的。如
果这些话是从一个心智正常的人
嘴里说出来的，我不得不怀疑他
的人品。既然如此污名保姆、护
工，那有本事别找他们，直接自己
上吧！总不能把老人当作送入虎
口的羊吧？

那些不负责任、信口开河的
说三道四、流言蜚语，让我很心疼
小陶，以及和小陶一样的保姆、护
工们，因为在我和小陶相遇、相
识、相知后，更坚定了我对人和人
之间该相互信赖和友善的信念，
让我觉得人心换人心的真实存
在。

在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
的时代，好的保姆、护工越来越不
可或缺，已然成为最可爱的群体
之一。每当我面对小陶，除了依
赖和感恩，更像面对每一行的佼
佼者一样，肃然起敬。护工，是

“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我
最想致敬的劳动者！

五一，致敬小陶们
○王珍

亲身经历

抗疫宏大篇章
里的精彩插曲

○朱逸

凡人凡事

有一种稳定
叫安逸

○麦子

微型小说

本领
○翁建飞

情景交融

千年水乡水滨村
○余喜华

春满校园 王国海摄


